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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4日，对中国科技界而言，意义非凡。
“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手控交会对接成功”、“蛟
龙探测器成功下潜到7 000米”，举国上下沉浸在“神
九”飞天和“蛟龙”入海的喜悦中。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凌晨，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谷

超豪先生，永远地离开了这片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土地。
他为我国尖端技术尤其是航天工程的基础性研究作出

了重要贡献，为大量前沿科技的应用攻克了数学难题。
两年前，谷超豪因为在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

数学物理领域的突出成就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在捧得这个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时，他说：
“我在数学方面还有一点点能力，我要把这个能力全
部贡献给国家，这也是我的乐趣。”
年少立壮志

年少时谷超豪就立下两个志向：一是学好数学，

当一个科学家；二是肩负历史，做一个革命者。
在一般人看来，数学抽象而高深，但对喜欢数学

的人来说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数学是一种文化，
是对世间规律的精确刻画与极简表达。
谷超豪从小就对数学情有独钟，那些数字和符号

在他眼里美得让人着迷。小学三年级学除法，1除以3
除不尽，无限循环，“在0.3的‘3’上面点一点，非同小
可，要想一想才能明白。”他觉得，学数学要有想象力，
这一“点”让他从此与数学结下了缘分。
很快，谷超豪便展露出了他在数学方面的过人天赋。
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题：一个四边形，边长都是1，问面积

【导读】：
他的一生为数学，“数苑从来思不停，穿云驰东亦有
成”，为国家之需要而钻研，为培养青年人而呕心沥血。
他的一生似星辰，虽生命陨落，但宇宙那颗以谷

超豪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仍无声闪耀。
他的一生如诗篇，即便对古典诗词他谦称“我是
一个没有入门的人”，但他为科学事业谱写的华章早
已载入这个时代。

谷超豪：
在数学的
宇宙里写“诗”

新说：“一些环节不易操作，且没有横向比较的样本，
需要进一步探索。”
同济大学“苗圃计划”最终如何选择获得招生优
惠的学生也同样面临评价难题。廖宗延介绍，除了参
考学生平日里的学业成绩，还将参看“苗圃基地”的学
生拥有的3个档案：学生的成长手册，记录学习体会；

班主任的管理手册，记录学生的品德状况；参与合作

培养的同济大学教授的记录手册，呈现学生的见解、
对学科的兴趣、科学活动表现等。“对于创新能力的量
化衡量标准，我们还在探索中。”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副院长熊海贝说。
“成为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高中阶段只不过是为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如何

评价创新班的尝试是否成功？仅仅是以学生上了哪所

大学来评价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李凌起说。
对于机制层面的欠缺，很多实践者也感受颇深。
“我们现在指导高中生，不算工作量，没有相应的
机制支撑，往往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责任感在做。”
一位大学教授说。
胡卫平说：“‘春笋计划’实施过程中，高校教师往
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自己投入了一些费用，但

在学校里得不到认可，甚至会被评价为不务正业。”
“其实，如果能够有机制与经费的支撑，可能会有更好
的效果。我们的教授有时候出去上半天课有上万元的
收入，而现在就仅仅有一点课时费。”吴晓玲说，“我校
还有相关项目的经费支持，可对于多数高校来说，并

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胡卫平看来，这与当前高校的评
价制度密切相关。“我国当前对高校教师的评价都围
绕课题、论文和获奖，而不是关注为人才长远发展作
出的贡献。高校的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评价、对重点实
验室的评价，也不以对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为指标。”
除了评价与机制，一些探索者还提出，当前大学资

源有限，能够享受到大学资源的中学生仍是少数，如何

使大学资源对中学生的引领实现点面结合？一些高校

创新教育师资、硬件等本就有限，在校内尚捉襟见肘的
情况下，大学、中学及教育部门如何在早期人才培养上
共担责任、相互协作？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高中和大学
都适合进行这种合作，这种创新不应成为一种竞相追

逐的模式。同时，中学阶段是学生兴趣的探索期，如何
激发更多学生的兴趣和创新能力，给所有学生更多的

选择机会，也不应该被忽视。”曾晓东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 俞水/文）

人物·大家

17



是不是1。谷超豪的答案和同学们不一样：不一定，因为可
以变成菱形，还可以压得很扁，这样面积就是零了。
然而年少的时光并不只有学习那么单纯，谷超豪

上小学时正逢国家动荡，礼堂墙上孙中山先生的话

“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深深地刻
在了年幼的谷超豪的脑海里。他当时就立下两个志
向：一是学好数学，当一个科学家；二是肩负历史，做

一个革命者。这两个目标，从此成为谷超豪“人生历程
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
1937年，谷超豪进入温州中学读书。除了学习课

本上的知识，他努力阅读课外书汲取数学的营养，“记
得看了刘熏宇的《数学的园地》，其中有一段讲述了微
积分思想，从什么是速度讲起。当时我自以为很懂得
速度、加速度等概念，然而读了这本书后才发现，原来
真正的速度概念要用微积分才能深入了解，于是对数

学愈发地感兴趣了”。而当时侵华日军已开始南下，因
此在读书之余，他积极参加学校“五月读书会”等进步
组织。1940年3月，不满14岁的中学生谷超豪宣誓加入
中国共产党。对这段经历，谷超豪曾作诗写道：“抗敌
效微力，报国托童心。”
1943年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后，他与进

步同学组织了“求是学社”，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与
组织了不少学生运动。在学生会选举中，他以最高票数
当选为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入学两年后，他的家
乡沦陷，因为曾经的“地下工作”经历，他只能被困在家
中不能出门，但他努力克服困难，继续钻研数学。
正是学生时期的坎坷经历，塑造了谷超豪坚忍不

拔的学习态度和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战乱年代，
他边学习边革命，投入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到了和

平年代，他用知识去创造，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成为了

影响他一切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多变”的学术生涯
有人不理解：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但谷超豪心里

明白，几次重要的“转向”皆因国家需要。
法国科学院院士肖盖曾这样形容谷超豪的研究风

格：“独特、高雅、深入、多变”。如果说前三者是许多杰
出科学家的共性，“多变”恐怕是谷超豪学术生涯的一
大特点。有人不理解：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但谷超豪心
里明白，几次重要的“转向”皆因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是当今核心数学

最活跃的三个分支。谷超豪从早期跟随苏步青专攻微分
几何，到留苏归国后转向偏微分方程，在超音速绕流、混
合型方程组等方面作出了世界领先的成绩，之后又一头

扎进数学物理的前沿，与杨振宁就规范场理论的数学结

构开展了合作研究。他先后涉足这些领域，并且在这三
个方向及其交汇点上获得了国际认可的突破性成果。
1958年，正在莫斯科留学的谷超豪看到苏联的人

造卫星上天，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于是，谷超豪在
苏联便有意识地学习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课程，而空气

动力学中不少问题的原理正需要用偏微分方程来计算

求证。1959年归国以后，他毅然决定开垦偏微分方程这
块国内薄弱的领域，从数学的角度为实际应用领域寻

找新的突破口。同时，谷超豪还培养了李大潜、俞文此
等学生，对这一类的边值问题作了很重要的推进。15年
后，当美国的希弗教授得知这些成果时大为惊奇，因为

他刚刚做完了平面机翼超音速绕流解的存在性的数学

证明，想不到这个困难的数学问题早就被谷超豪解决

了，而且在他学生的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李大潜、俞文此致力于双曲型方程的研究时，谷
超豪又转向于对钝头物体超音速绕流的研究。这一问
题在数学上难度很大，牵涉到非线性、混合型、不定边
界、求整体解的问题，公认的多个难点都集中到了一
起，当时被国外同行认为是21世纪的数学问题，已有的

数学工具远远不够。谷超豪决定从混合型方程入手，对
高维混合型方程的边界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在国际上领先的成果。“文革”开始以后，谷超豪的研究
一度被迫停止，但他还是不断寻找机会，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最终算出了导弹设计中极有价值的数据。
197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来访，开展

和复旦大学教师的合作研究。在合作中，谷超豪在“洛
仑兹规范”的存在性问题、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值
问题等领域获得了多项成果。通过这些研究，谷超豪
从物理学中又提炼出了“波映照”问题，引发了一批国
际上的后续研究。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谷超豪对
偏微分方程又一前沿领域———“孤立子与可积系统”
发起了进攻，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
对于谷超豪的“转向”，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

士洪家兴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带着大家探索、开
路，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

给跟随他的年轻人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

人寻找另一个金矿。”
比“转向”更不容易的，是谷超豪每次都能在新的
领域中迅速占领制高点。对此，学生李大潜院士回忆
道，在刚刚投入偏微分方程研究时，谷先生就体现出

过人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五六个方向，“从线性到非线
性，从固定边界到自由边界，从单个方程到方程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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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类型到变化类型，从局部情况到整体情况等”，准
确预言了这一领域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演进路线。
生前最关心的一件事

离世前，他已一年多不能说话，但得知上海数学

中心获批时，第一次激动地说起话来，却无人能听懂。
在数学的道路上，谷超豪从来没有停下攀登的脚步。
杨振宁与谷超豪是相识数十年的同行和挚友，杨振宁把谷

超豪的研究比喻成“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评
价谷先生本人“立德、立言、立身三项都做到了”。
75岁时，谷超豪仍活跃在学术界，一年发表3篇论

文。80岁时，他依然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至少有两个
半天与学生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他的同事
和学生给他过八十大寿，他在许愿时说，“希望自己能
再干若干年”。到2006年因病住院，他还是没有闲下
来，在桌子、茶几上堆满了各类书刊资料，把病房变成
了微型图书馆、实验室、研究室，“我的两个‘关门弟
子’，去年就是在这里完成论文答辩的”。
“做学问就像下棋，要有大眼界，只经营一小块地
盘，容易失去大局。”谷超豪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向上，向上，再向上，做一个数学王国里不知疲倦
的攀登者”，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建设一个可以吸引全世
界著名数学家、让国内年轻人能及早接受大师熏陶的数
学中心，是暮年疾病缠身的谷超豪最关心的一件事。
2010年2月，谷超豪还专门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

一封信。信中他大力强调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研究
对于国家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议建立一个以上

海为基地、联动周边地区高校与研究所的“南方数学
研究中心”。洪家兴说，在上海数学中心这件事上，谷
先生既无个人名利要求，也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

他对人才培养问题的深思熟虑。
据洪家兴介绍，由于健康原因，从去年1月起谷先

生已不太能讲话。然而，今年2月，复旦大学领导和数
学学院院长到医院告诉他，上海数学中心获得批准、
正式开始筹建时，他却第一次激动地说起话来，只是

无人能听懂。“我理解，可能是数学中心在他的脑子里
有个蓝图，他想说的是，要怎么建设，希望我们这些后

辈人把这件事做好……”洪家兴说。
让洪家兴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年谷先生在审阅某

些青年教师的科研论文时，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他常
常为这些事一晚上睡不好，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原

因何在？如何改变？”谷先生一直忧虑、感慨于国内优
秀生源大多拥挤到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数学等基
础学科少人问津，即使入门的年轻人往往也只把数学

系当做“跳板”，每每这时，他总会大声疾呼：数学是各
门科学的基础和工具！中国需要数学！

如今，上海数学中心已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正式

揭牌奠基，预计于2013年年底建成，先生的愿望正在

成为现实。
对学生有个“三不”原则
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不压制年轻人的发展，不

挡年轻人的道。
在谷超豪扬名学界之后，他的老师苏步青曾不止

一次地说：“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苏步青又说：“他
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一

样的学生。”而在谷超豪自己看来，苏先生这句话意在
鼓励他好好培养学生。
还在当助教时，谷超豪就从前辈钱宝琮老师身上

学到了一条———“学生来问问题时，千万不能说这个
问题很容易，免得使学生对自己失去信心”。60年来，
谷超豪一直谨记照做。他还给自己定出了“三不”原
则：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要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做；不

压制年轻人的发展，鼓励年轻人能够发展自己的研究

方向；不挡年轻人的道。
晚年时，谷超豪自感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在本科和研究生受教于谷超豪的学生中，已产生了李

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两院院士和一大批优秀的高
级数学人才。
谷超豪很反感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研究生称呼导师为

“老板”的风气，认为师生不是雇佣关系，不能搞“按劳取
酬、等价交换”这一套。在指导学生论文时，谷超豪常会提
出一些创造性的构想，但除非他个人的研究占科研成果的

一半以上，或者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他是决不署

名的。他说，老师不能剥夺学生学术成果的“所有权”。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曾是数学系的研究生，他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谷先生晚上在

数学系讲授大厅里开设有关规范场理论的讨论班，整

整坚持了一个学期，“谷先生把数学物理交叉研究最
前沿的信息迅速带到我们年轻学生面前”。
所谓“讨论班”，其实是一种小型的学术研讨会，
这是苏步青等前辈们首倡的、推动年轻人进步的授课
形式。几十年来，讨论班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
种传统却薪传火继，成为复旦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谷超豪总是以苏步青为榜样，只要时间、身体允
许，必会走进讨论班听年轻人的报告。
“我们最怕的就是谷先生开口提问。”谷超豪的关门弟
子谢纳庆说，讨论班上，谷先生有时会将自己读到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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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但有些东西实在太
难了，偶尔谢纳庆想忽略或糊弄过去，但只要他一开始

“混”，谷超豪就会很快打断他，将他企图蒙混过去的问题
重新拎出来，要他详细解答。数学科学学院刘宪高教授也
仍然记得他刚进复旦时，谷先生嘱咐他“写文章要一篇比
一篇好，科研不要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上”。
有人曾问谷超豪，是否认为自己是“严师”，他想了想
答道：“我是比较严格。”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穆穆院
士不会忘记，当年他即将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谷先生认为

他的论文不错，却指出“对大气物理的基础了解不够”，于
是让他去大气所再学习半年，对有关模型的机理加深认识

后再答辩。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陈恕行教授也不会忘
记，谷先生曾带着他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寒假
期间，谷先生组织一批上海本地的学生每天到办公室里学

习。“谷先生话不多，但是他每天在那里研究，我们也就跟
着他去学习。”陈恕行说，“这是身教。”
重理莫轻文

他常常告诫年轻人，不要单纯和数字、公式打交
道，鼓励读数学的年轻人读一点古典诗词。
除了对数学的执著喜爱，谷超豪对古典小说和诗

词也十分着迷，吟诗作对成了他闲暇时分的业余爱

好。他曾说，“我其实没有受过正规旧体诗训练，老也
掌握不好平仄。数学工作者也是平常的人，诗词是兴
之所至、自娱自乐，把碰到的事情用最少的几句话表
达出来，便是很大的快慰！”
他曾调侃说：“我在中学就学会了用数学的反证

法，或许就与我读《三国演义》有关吧。”他常常告诫年
轻人，千万不要重理轻文，不要单纯和数字、公式、公
理、定理打交道，鼓励读数学的年轻人读一点古典诗
词，“文学和写作一方面能够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也有
益于数理思维的发展”。
谷超豪还爱看天象，偶尔客串一把“业余台风预报

员”。有一年，强台风正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天气预报
说会在浙江或者福建登陆。当时上海非常紧张，认为台
风晚间来袭。中午前后，谷超豪看到朝南的窗口打着雨
点，风向正朝东南方向转变，于是认定这个台风已经在

浙江登陆，且中心正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上海不会有

大问题。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2009年8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把国际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豪
星”，作为对谷超豪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褒奖。
在颁奖现场，谷超豪还兴致勃勃地分享了自己研究天

体运动规律的趣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时，他根据报纸上公布的资料，判断报上登的卫星经

过上海上空的时间不准确，结果印证了谷超豪的判

断，让周围人十分惊讶。在他看来，“数学不应只停留
在纸上，更要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
数学结姻缘

他曾打趣：“每逢我做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她就不
太关心我。为了得到重视，我只能做更重要的工作。”
谷超豪和同为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的胡

和生院士是中国科学界闻名的一对“院士夫妇”。让两
人喜结连理的，是数学———他俩都是苏步青的学生；
而这场姻缘的起点，也源于数学———胡和生同学向谷
超豪同学请教数学问题。
1950年的一个秋天，谷超豪在数学系图书室遇到

女研究生胡和生。胡和生说，苏先生让她读一篇论文，
但里面有些地方没弄清楚，找了一些老师问也没问

到，所以想让谷超豪帮忙看一下。谷超豪欣然同意，她
气喘吁吁地跑回宿舍拿来了论文，给对方留下了良好

的“第一印象”：这小姑娘不错，对学问肯钻研。1957年
同在复旦执教时，他们结为夫妻。
这对数学家伉俪生活朴素，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

在了科学研究上。“早在新婚的时候，我就对胡和生说，
我们不要在家务上花费太多时间。”谷超豪回忆，当年
住在12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夫妇俩就请了一个钟点

工。阿姨是安徽人，非常能干，帮助夫妇俩节省了很多
时间。他们也重感情，这阿姨一请就是45年，“后来她退
休了有时还来帮忙，她一家三代都是我们的朋友”。
为了节约时间，谷超豪还包揽了给胡和生理发的

工作。“我一般不上理发店，通常都是请谷先生帮我剪
短一点，稍微修修就可以了。起初先生说不会剪，我说
不要怕，我的要求不高。他慢慢地就学会了，并且称赞
这办法好，省了不少时间和麻烦。”胡和生说，虽说生
活简朴，却并不缺少情趣。
在外人看来，这样终日与数学打交道的生活也许

是单调的，而在谷先生看来，这样的夫妻默契千载难

逢：“她做的事情讲给我听，我能听懂；我做的事情讲
给她听，她也知道。”他曾这样打趣自己的婚姻生活：
“每逢我做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她就不太关心我；做
重要一些的工作，她就会对我重视一些。为了得到重
视，我只能做更重要的工作。”
人物小传

1926年5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现

温州市鹿城区）。
1940年初，不满14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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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别喊我院士，叫名字就行了。”朱健康一边
与记者握手，一边说。
4月28日，朱健康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

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和上海市联合
建设的植物逆境中心，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制，其目

标是探索建立国际一流的新型科研机构，成为植物前

沿科学与技术的创新源头，最终要培育出抗逆高产的

农作物新品种，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贡献。
现年45岁的朱健康，如何从皖北农村的一个穷孩

子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复杂的学术环境中，他能

否不孚众望，把植物逆境中心办好？

“你们的问题都很好。”朱健康喝了口茶水，挽起
衣袖，用平实的语言一一作答。
出身和名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做的事有兴趣

朱健康是真正的寒门子弟。他出生在安徽北部阜
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
朱健康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他是村里有
名的才子，如果不上中专准能考上大学。后来爷爷奶
奶饿死了，他中专没毕业就回了老家。”
朱健康的父亲不仅种地，养蜂、宰羊、盖房子、做

家具样样精通，而且数学特别好，讲得通俗易懂。“他
对教育非常重视，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
“考大学没有明确的目标，当时班里订了一本杂
志《中学生数理化》，其中的一期有中国农大的图片，
挺漂亮的，后来就报了农大。”农大四年，朱健康学得
很轻松，毕业后考了北大的生物系。“当时觉得土壤专
业太古老了，学生物更让人兴奋，所以没听老师保送

土壤研究所研究生的建议，自学了生物的本科课程。
到北大一看，最热门的就是出国，师兄师妹们都在考

托福和GRE，自己也想试一试，后来就申请成功了。”
“现在许多同学是不是把上名牌大学看得太重要
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关键是要有兴趣。”他说，
“有兴趣才愿意花时间、动脑筋钻研。如果对做的事没
兴趣，再苦再累也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
在美国生活20多年，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1988年秋，朱健康从北大到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攻读植物学硕士。他说，这之后才慢慢真正了解了
科学，觉得做科研挺有意思。
在美国留学、工作20多年，朱健康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一点是特别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他说，我27岁
时成为奥本大学的助理教授。美国的助理教授和正教
授一样，可以建自己的实验室，带博士、博士后。“我到
2000年就提了正教授———并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多么
好，而是觉得给年轻人机会非常好，而不是非得熬多

少年之后才能怎样。”
“另一点就是崇尚卓越。美国的学术氛围很好，大
家都能很好的工作。在高校也好、研究所也好，大家关
心的就是学术问题，在一起谈论也多是学术问题，很

少在乎这荣誉那荣誉、这评价那评价。只要你把工作
做好了，同事都会为你高兴。”
第三点就是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整体上感觉
美国科技人员更善于独立思考，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就

信什么。”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我在北大读研的时候
流行气功热，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气功大师’来作报

朱健康：从农家子弟到美国科学院院士

1943年至1948年，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大
学（杭州）学习。
1953年7月起到复旦大学工作，任数学系讲师，

1956年任副教授，1960年任教授。
1957年9月至1959年6月，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

系学习，获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1964年至2003年，为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五、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1月至1986年6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1986年至2000年，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2月至1993年7月，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1994年，当选为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
200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
2009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

员会批准，把国际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
豪星”。
2010年，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93年迄今，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6月2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逝世，享年

87岁。 （来源：《中国教育报》 龚瀛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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